
摘要：屯垦戍边是历代中央政府开发和经
营西域的基本国策，一直延续至今。中央政权
在哈密设立的第一个官职便是东汉时的宜禾
都尉和伊吾司马，均为管理屯垦事务的官员，
这是哈密屯垦的开端，此后历经两千年的开
垦，清代时哈密屯垦事业已发展至封建时代的
顶峰。屯垦不仅成为推动清代哈密城镇形成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体现哈密边储价
值的重要支撑。通过梳理归纳清代哈密屯垦
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十五五”时期哈密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具有积极的史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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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汉时起，历代中央政权对于新疆的经

略大都是从屯垦角度考虑的，这也正是所谓
“筹边要略，要使兵食兼足，自宜以屯垦为
先。”[1]。哈密作为新疆门户，往往成为中央政
权在新疆开展屯垦的第一个区域，其屯垦始
于东汉时期，发展于唐朝时期，最终在清代达
到封建社会的顶峰。清代屯垦事业上承汉唐
之遗风，下启民国乃至新中国的兵团屯垦事
业，无论是在发挥哈密的边储价值，维护国家
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还是在促进清代哈密
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上，均产生了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

一、背景条件
（一）哈密屯垦事业的渊源。公元前60年，

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汉称哈密地区为
伊吾庐，但汉武帝在西域推广屯田政策的区域
并不包括哈密地区，此时的哈密一带“未尝有
所建置”[2]。两汉之交，随着地理环境和交通路
线的变化，哈密地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战略地
位和价值日益凸显，东汉明帝时，哈密地区开
始进入中央政权的视野，成为其经略新疆的桥
头堡。随着东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形势和实力
的逆转，“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
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3]。这是哈密
屯垦事业的开端，更是中央政权首次在哈密地
区设官建制，此后东汉在哈密地区的屯垦事业
虽时有反复，但仍延续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
着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再次建立，特别是在唐朝
时期，为稳固掌控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
唐朝进一步加大了在哈密地区屯垦的力度。
唐朝不仅将新归附的伊吾从羁縻性质的西伊
州改设为正州性质的伊州，而且还将哈密地区
划分为三县，统归于伊州，在这三县均有屯垦
迹象。[4]唐朝在哈密地区见于史料记载的屯垦
单位是伊吾军[5]，在现今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
自治县大河镇一带，唐时称为“甘露川”，据载
当时在此屯垦的伊吾军共计三千人，马三百
匹，开垦地亩五千余，现在还有唐时屯垦的城
址遗迹。从汉到唐，哈密屯垦范围不仅从天山

以南扩展至天山以北，屯垦规模和面积也有较
大增长。唐以后，历经宋元明各朝，哈密屯垦
事业时断时续，但一直有所发展。

（二）清代哈密屯垦事业的发展过程。康
熙三十六年（1697年），漠西蒙古噶尔丹覆亡，
准噶尔汗国实力大减，哈密在地方首领额贝
都拉的带领下，正式归附清朝，成为新疆回部
中最早归附的部众，“其地始内属，授为札萨
克一等达尔汉，以旗编其所属，视各蒙古”[6]。
此后直至清朝灭亡，其在哈密的统治一直十
分稳固，也开启了清代哈密屯垦事业的篇
章。与历代中央政权经营西域时面临的西北
军事威胁形势一样，清代哈密屯垦事业也是
为解决准噶尔汗国军事威胁而开始的。清朝
在汲取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历史经验基
础上，高度重视哈密的开发经营，十分重视发
挥哈密的边储价值，视其为经营西域的“粮饷
总汇之地”，大力开展屯垦事业便是清朝的有
力举措之一。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据富
宁安奏，查明“哈密所属布鲁尔、图呼噜克接壤
之处，并巴尔库尔（巴里坤）杜尔博尔金地方，
俱可耕种”，随后清朝派兵前往哈密等地屯种，
大获丰收，新疆兵屯由此发端。此后由于清朝
与准噶尔汗国之间时战时和，哈密屯垦事业发
展亦不稳定，但屯垦事业总体上在向前发展，
无论是屯垦形式，还是屯垦规模和成效，均大
为可观，有力支援了前线清军的后勤供应。由
于当时哈密地区处于清朝与准噶尔汗国对抗
的军事前线，因而哈密屯垦事业以兵屯为主，
兼顾民屯和遣屯。此外，哈密还有以维吾尔族
民众为主的回屯，他们在数十年清朝平定准噶
尔汗国的战争中，亦做出了重要贡献。乾隆中
期在统一天山南北之后，清朝在哈密的兵屯规
模保持稳定，仍是主要屯垦形式，民屯规模发
展迅速，不仅满足了当时哈密的军需民食，更
储存了大量粮食，随时听候清朝调用，较大程
度地发挥了清代哈密的边储价值，促进了清代
哈密经济社会和商贸往来的繁荣。

二、屯垦形式
哈密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边储价值[7]，

成为清朝经营和开发新疆的重点区域和桥头
堡，是清朝在新疆开展和推广屯垦事业的示范
地区。与汉唐等大一统王朝在哈密的屯垦相
比，清代屯垦在各方面均有所发展，屯垦成效
显著，特别是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突破，形成了
以兵屯为主，回屯、遣屯和民屯为辅的屯垦格
局，屯垦时间更是贯穿清代历史始终。

（一）兵屯。无论是在汉唐时期，还是在清
代，哈密由于地处西域咽喉要道，特殊的军事
战略地位决定了其屯垦的主要形式是兵屯。
清代哈密兵屯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
主要目的是为解决平定准噶尔汗国割据势力

的前线清军的粮草供应问题，此后受战局影
响，屯垦规模时大时小，变化不定，到乾隆中期
平定天山南北以后，哈密兵屯规模始保持稳定
状态，主要设置三屯，一为塔勒纳沁（今哈密市
沁城乡）屯田 5000余亩，屯兵200人，以屯田都
司督领；二为蔡巴什湖（今哈密市陶家宫乡）开
有屯地 4000亩，屯兵百名，以管屯把总领之；
三为牛毛湖（今哈密市天山乡）垦地 200 余
亩[8]。哈密兵屯共计1万多亩，一直延续至清
末，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成为清代哈密
屯垦事业的主体。

（二）回屯。此类屯垦事业是在哈密维吾
尔族首领的带领下，以维吾尔族民众为屯田主
体，为驻哈清军种地纳粮的屯田形式，是清代
屯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屯先后在塔勒纳
沁（今哈密市沁城乡）和蔡巴什湖（今哈密市陶
家宫乡）等地兴办，规模较小，乾隆年间由于军
食供应已有充足保障，而被清朝下令终止。回
屯是清代哈密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维护国家统
一、加强民族团结的伟大壮举，是爱国主义精
神的集中体现，其影响十分深远。开办回屯这
一举措被哈密后世维吾尔族首领所仿效，在左
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哈密当地维吾尔族民众
被组织起来屯垦为清军供应粮草，为收复新疆
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遣屯及民屯。清代遣送内地犯人到
边疆地区屯田耕作效力，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官
方行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哈密被确定
为发遣地，随后陆续有近200名遣犯被送至哈
密各个兵屯点开展屯垦，其规模不大，且依附
于兵屯，是清代一种较为特殊的屯垦形式。清
代哈密作为经略新疆的桥头堡和后勤枢纽，一
直驻有大量清军，屯垦事业军事色彩十分浓
厚，且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可供灌溉的土地
资源不多。但自乾隆时期统一天山南北后，清
朝积极鼓励陕甘等北方省份无地农民移民新
疆，以达到移民实边、巩固边防之效。在这一
背景下，大量陕甘等省贫民纷纷涌入新疆各
地，开垦荒地，安家落户，其中也有落户哈密的
民众，他们构成了哈密民屯的主体。哈密民屯
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主要分布在今哈密市
陶家宫乡新庄子一带。

三、屯垦成效
有清一代，清朝始终将哈密视为经略新疆

的战略要地而加以开发和经营，十分重视发挥
哈密作为边储枢纽的作用。其中屯垦事业所
取得的显著成效是清代经营和治理哈密最为
突出的成就之一。屯垦规模、形式和技术的多
样化，不仅有力彰显了哈密的边储价值，支撑
了清朝驻军的粮草供应，维护了清朝对新疆的
政治统治，还极大助推了清代哈密城镇的形成
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屯垦文化，营造了

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使清代哈密逐渐发展成
为关外一大商贸都会。

（一）保障清军粮草供应，成为清朝经营新

疆的重要支撑。清代哈密屯垦事业起因于清
朝平定准噶尔汗国割据势力的战争，满足军事
需求是哈密屯垦事业发展的首要目标，这也决
定了哈密屯垦的主要形式是兵屯。在平定准
噶尔汗国叛乱、统一天山南北后，哈密屯垦事
业继续为清朝在新疆的稳固统治做出重大贡
献。在清朝随后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岁月中，特
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南疆叛乱频发，大者诸
如张格尔之乱、阿古柏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
清朝均是依托哈密作为粮饷储备枢纽和主要
屯垦区域，来平定叛乱，抗击外敌入侵，维护国
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的。

（二）推动哈密城镇经济繁荣发展，形成融

洽的民族关系。屯垦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
了清代哈密城镇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大批清
军长期驻扎在哈密地区，不仅为农业开发经营
带来了大量劳动人口和先进生产技术，更形成
了庞大的消费市场，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的较快
发展。无论是汉城还是回城，借助哈密独特的
区位优势而成为天山南北两路总汇之地，城内
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号称殷庶。另外，大批以
汉族、满族、蒙古族等各族官兵组成的清军长
期驻守在哈密地区塔勒纳沁、蔡巴什湖和牛毛
湖等地，与当地维吾尔族民众交错杂居，在长
期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
互帮互助的民族关系，为后世哈密浑然天成的
民族团结氛围奠定了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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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
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
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第二个结合”作
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组成，是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对“第
二个结合”进行学理化阐释，既是理论发展的
内在要求，也是回应时代课题的实践亟需。

一、为何结合：“第二个结合”的叙事逻辑
（一）理论之维：“第一个结合”丰富发展之

需。“第二个结合”对“第一个结合”的丰富发展
体现在两个向度，其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的理论创新空间。其二，充实和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表
达，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

（二）历史之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发展之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真理，其
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充足养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适应时代发展，自身也要不
断发展，以发展的“一变”应时代的“万变”。

二、何以结合：“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旨归

（一）传统文化传承更新与文明互鉴融通

的结合机理。从文化传承角度解码，“第二个
结合”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固有壁
垒，通过“第二个结合”进行基因重构，可以使
得传统文化朝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向传承。

从文化交流维度审视，“第二个结合”搭建
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和桥梁，为传统文化的
传播提供了科学方法，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
相互交流和交融。

（二）传统文化自我扬弃与当代激活的价

值依托。首先，传统文化作为历史产物，部分
内容仍难免存在时代局限，这就需要运用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科学剖析，辩证取
舍，使其融入现代、服务当代。

其次，崇尚传统和丢失传统皆不可取，崇
尚传统是好的，但过度痴迷传统，就会成为复
古主义者，如果丢了全部传统，就会忘记自己
的根，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最后，传统文化需要价值载体来助力其实
现自我扬弃。马克思主义因其科学性和革命
性而具有强大力量，恰好能帮助传统文化完成

自我扬弃。
（三）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意识与民族特

质的建构根基。“第二个结合”激活了传统文化的
优秀基因，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力量。

“第二个结合”确立了文化主体性。推进
文化现代化，要在立足根本上凸显文化主体意
识。“如果自己脚跟都没有站稳就去吸收别人
的东西，就会不知所措”[2]。

“第二个结合”凸显了文化建设的中国特
色。“结合”既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进程，也是一
个凸显中国特色的现实表征。

三、如何结合：“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路径
（一）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党

的创新理论为指导。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
帜，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是“第二个结
合”行稳致远的根本所在，新征程上持续推进

“第二个结合”，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
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源源不断地为持续深入推进“第二
个结合”提供不竭动力。

（二）赓续文化血脉，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赓续文化血脉，继承和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必然要求，
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继承是为了在重大原则和重大方向
上保持正确方向，而发展则是为了突破旧有阻
碍，以便更好继承。

（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
必由之路，唯有充实自身的文化生命力，才能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更加雄伟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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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的叙事逻辑、价值旨归及实践路径

浅议清代哈密屯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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